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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大师童寯先生在《江南园林志》中写到：
“吾国凡有富宦大贾文人之地，殆皆私家园林之所
荟萃，而其多半精华，实聚于江南一隅。”“南宋以
来，园林之盛，首推四州，即湖、杭、苏、扬也。明更
有金陵、太仓。”诚哉斯言！元代太仓开辟海运，经
济迅速崛起，造园活动渐成气候。时至明清，太仓
人文荟萃，士大夫辈出，垒石造园蔚然成风，明确
记载的就多达七十余座，有“园林之盛甲于东南”
之誉。其中娄东画派领袖王时敏营建的乐郊园可
谓名噪一时，以至于康熙皇帝也想来看看，可惜今
已荡然无存。

乐郊园坐落于太仓东门外半里多的半泾河畔
的清旷之地，从清代《太仓园林分布图》所示的位
置看，大约在今半泾路的税务局大楼一带。乐郊
园最初名东畴，后又名东园、东皋、东冈，原来是大
明首辅王锡爵种芍药处，广达数十亩，旁边有几间
破旧的老屋子。到了王锡爵的孙子王时敏手里，
才被倾力打造成了一座闻名遐迩的园林。

王氏家族两代单传，王锡爵的独子王衡，也就
是王时敏的父亲，榜眼及第，后为著名戏剧家，但
死得比较早，因病去世时才47岁。王锡爵“喘喘
肠断”，从此“精神日落”，第二年也病逝于太仓。
这样，王时敏接连遭受父丧、祖父丧的打击，不得
不独自一人支撑起王氏大家族的门户，但同时也
继承了庞大的家业，并在23岁时以荫为官，后官
至太常寺卿，人称“王奉常”“太常公”。王时敏做
的是闲官，经常奉命宦游各地，饱览河山，即所谓

“持节衔命，足迹几半天下”。由于王时敏是过敏
体质，吃尽水土不服之苦，瘦得“仅存皮骨”，到崇
祯末年，明王朝岌岌可危，王时敏身心俱疲，加上
做官意愿本来就不强，就在49岁那年，也就是崇
祯十三年（1640）辞官回到了太仓，潜心作画，开
创了影响巨大的“娄东画派”。

王时敏喜欢闲适的田园生活，一开始有个小
心思，打算将“芍药园稍拓花畦隙地，除棘诛茅，作
暂息尘鞅之计”，也就是稍微整修一下，除除草，插
个篱笆，偶尔来此安静之所，避避尘嚣。恰巧造园
名家张南垣（松江人）在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
来到太仓，见了王时敏后两人相谈甚欢，决定搞个
大工程。作为第一流画家的王时敏自然有着自己
的审美主张，所以“先以己意构造亭台，累山植
木”，但又为张南垣“巧艺直夺天工”所折服，用他
自己的话说“时正年少，肠肥脑满，未遑长虑”，经
不住张南垣的怂恿，“不惜倾囊听之”。第二年全
面动工，“尽废昔构，别出心裁”，采用了土石相间
的做法，堆砌出平缓而有凹凸起伏的地势，“穿池
种树，标峰置岭”“独得真趣”。历时十多年，经过
四次大的修改，“费以累万”，至崇祯七年（1634），
终于在祖父王锡爵留下的东园地基上建成了一座
江南地区首屈一指的新园林。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
号？”新园名“乐郊园”，想必是寄托了王时敏的愿
景，这里将是自己和整个家族的一方乐土。“嶝道
盘纡，广池澹滟，周遮竹树蓊郁，浑然天成。而凉
堂邃阁，位置随宜，卉木轩窗，参错掩映，颇极林壑
台榭之美。”寥寥数笔，王时敏勾勒了乐郊园的一
幅美景图，喜悦之情跃然纸上。王时敏性格内敛，
不事张扬，但也会在花时节令邀请友朋观赏荷花、
芍药、梅花，纳凉、宴赏、雅集。大诗人吴梅村、陈
子龙、江南大儒陆世仪、《五人墓碑记》作者张溥、
与张溥齐名的张釆、“太仓四先生”之一的陈瑚
……他们都曾多次踏足乐郊园，留下了吟咏乐郊
园的诗篇。引人注目的是太仓知州白登明亦为乐
郊园的常客，他在顺治十年（1653）到任，政绩斐

然，口碑卓越，是《清史稿·循吏传》的开篇传主。
白登明蒙冤被劾罢官之际，太仓绅民“阻道掩咽”
送别，而王时敏则不避嫌疑，“复邀”这位即将黯然
离职的知州来乐郊园观赏芍药，“依韵奉酬”，隐晦
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感：“年年藻野烂群花，不似今
年花更奢。倚槛香随风瞥至，钩帘色映日初斜。
园中蜂蝶香千界，野外桑麻遍万家。未忍将离轻
折赠，喜看云影护晴霞。”

乐郊园闻名于大江南北，甚至连康熙皇帝也
听说了。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皇帝第六次
南巡，到了苏州，旨意取道太仓，临幸乐郊园。王
时敏的第八子、刑部尚书王掞扈从在旁，赶忙面奏
说水浅不方便行船，康熙皇帝因此作罢，与乐郊园
失之交臂。王掞为什么要刻意阻拦康熙皇帝的太
仓之行呢？实在是事出有因。经历了明清易代的
大变局，号称太仓第一簪缨世家的王时敏家族受
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又撞上了“奏销案”的枪口，
财富大缩水，据说一度过起了“二日荤，一日素”的
苦日子，竟然会为儿子王掞北上会试的盘缠发
愁。清军兵临太仓城下时，为了自保，王时敏选择
做了新王朝的顺民。顺治三年（1646），55岁的王
时敏对晚年人生做了重要谋划。春，析产诸子，各
授田2500亩，房租180金。秋，开始在太仓城西
十二里的归村营建西田，筑“农庆堂”作为居所。
到顺治七年（1650)，西田全部落成，从此王时敏过
起了田园隐居生活，自言：“我投老村坞经年不入
城市，岂非至乐？”这样，“乐郊泉石花时偶一游赏，
不免三径就荒之叹矣！”顺治八年（1651），王时敏
把乐郊园一分为四，分授诸儿，令其各自管领，从
他的《乐郊园分业记》可以看出，此时的乐郊园已
无乐可言，弥漫着凄凉的氛围：“朱栏丛曲，惟听呼
鹰；碧沼清漪，只供饮马”“抚今追往，惨目伤心”

“一时求售，固已甚难，每岁输粮，亦复不易”“名园
宅第，皆同逆旅”。至清道光年间，仍然有人吟咏
乐郊园，但笔下尽是“废园”“旧址”，字里行间是

“不尽沧桑感”。民国年间，有王时敏的后代在荒
圃中结茅草屋两间，垦荒种菜自给，乐郊名园仅存
湖沼数口、土山几叠而已，太仓杨克斋先生诗云：

“了无芍药色，只有菜花黄。”
最后，还是让我们从衰败的乐郊园的叙述中

回到全盛期的乐郊园吧。清初诗文大家严虞惇
（常熟人）有《东园记》，对乐郊园作了立体式、全方
位的详尽介绍：“东园者何？吾师太原公之别墅
也。园中有山焉，盘基数十亩，高与之称，层峦叠
岭，奇峰峭壁，若天作而地呈之，忘其为人力也。
环之以水，蓄者为沼，歧者为渚，矣者为涧，流者为
渠，渟泓渺弥，极望无际，吴山之佳山水，弗过也。
外为崇冈，若拱若卫，东迤而北连，延其西曰‘东冈
之坡’，园之胜所从始也。缭以长堤，曰‘香绿步’，
自陂而东，度‘梅花廊’，有楼岿然，向背皆水，山当
其面，朝霞夕晖，爽气相接，凭栏眺远，万象鲜霁，
名之曰‘揖山’，其台曰‘春晓’。循水而东，历长
廊，折而南，度‘宛转桥’，其东南为‘剪鉴亭’，澄波
净绿，天光云影，鉴湖在数百里外，若剪而置诸几
席，空明荡漾……园距城之东一里而近，夹道榆
柳，古松长杉，隍池绕其北，平畴豁其南，遥村远
浦，东西围合，山峙水中，水周山外，楼台亭阁，宛
在水中央。大约山居园之一，水居园之九，竹石草
木居园之六七。奇情旷观，逸景遐趣，昏旦变候，
四时夺目。吴中之山水，兹园悉擅其胜矣。”

另外，王时敏与董其昌亦师亦友，且为儿女亲
家，而松江派画家沈士充常为董其昌代笔，故王时
敏与沈士充彼此熟悉，就邀请他来到乐郊园作
画。沈士充为后世留下了《郊园十二景图》（现藏
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就是12帧乐郊园的实景
写生图册，分别为：雪斋、秾阁、霞外（阁）、就花亭、
浣香榭、藻野堂、晴绮楼、竹屋、扫花庵、凉心堂、颿
影阁和田舍。太仓状元毕沅为沈士充的《郊园十
二景图》题写了12首诗。如《春晓台》：“艳阳回霁
景，百物总关情。秋千人影外，柳暗有莺声。”《浣
香泾》：“幽香淡不流，流荡会心写。空谷雨声喧，
洪泉满阶下。”

读毕沅等人的诗，赏沈士充的画，似乎一幅唯
美而宁静的乐郊园美景徐徐在眼前展示。然而，
从园居宴游之乐到隐居黍离之悲的嬗递，不过匆
匆数十年，时间真的可以改变许多。

江南城市的秋色是不易察觉的，需得细细寻
觅。夏季若停留得太长，秋色不免就出场得晚一
点。但秋是永不被混淆的——这明朗飒爽的闪
闪发光季。它融入清黄的秋叶中，它浸在银白
的秋风中，它染进绚丽的花叶中，它隐于小区绿
化带、公园里、马路边、小桥流水处，直到你来探
寻。

已至深秋，秋味如酒，色浓醉人。秋的色彩从
四面八方奔赴而来，个个都活蹦乱跳。红的红得
热烈，绿的绿得苍郁，蓝的蓝得澄澈，白的白得纯
净，黄的黄得亮眼，就连人们的吃食也色彩丰富起
来。生活，在升腾的缕缕炊烟中愈过愈繁盛。

搬一把躺椅到阳台，埋进柔软的沙发，带着享
受往窗外望去,秋天的大自然展开一片绚烂的景
象。阳光像白瓷般耀眼，洒在繁忙的城市角落。

沿着小区的绿化带望去，能看见大片黄透的
小草，顶着暮年的弱体，慢悠悠在秋风中摇晃。
再走几步，一株绿油油笨乎乎的桂花树，缀满了
细碎的小花，星子般闪烁在你的眼眸。它们是
有呼吸的，它们的呼吸是透明的，倾吐着秋日的

香。
走出小区，秋色仍不十分显眼。倘若你粗枝

大叶，即使在路上被落叶击中，也见不到秋天。你
要去慢慢发现：人行道旁、公园里、堤岸边。菊花
开了，梧桐叶黄了，银杏叶落了。一只橘猫蹲守在
木叶堆叠的金毯上，把自己团成圆滚滚的球。夕
照艳如蜜橙，将一切怀抱起来，慈祥得如一位温柔
的母亲。双脚踩上去，欻欻的声响划破黄昏的静
寂。伸手触摸，胖橘细软的毛发摩挲着你的掌心，
疲惫的心，瞬间止息。

走累了就觅一处餐厅，把秋色揽入胃中。点
一份金灿灿的蟹黄面，入座等待。评弹在古色古
香的面店里循环播放，身着旗袍的服务员端着一
个棕色木制食盘走来。摆盘精致，色泽鲜亮，正中
是一个白底蓝边的大瓷碗，盛放着雪白的面条。
左边是一大碗金黄冒着油的蟹黄，右边盛放着当
地人爱吃的罗氏大头虾，头极大、肉极鲜，另搭四
碟小食。

就这样，你放开胃口，吸溜吸溜嗦起来，蟹肉
的鲜甜包裹着油滋滋的蟹黄，一同和韧爽劲道的

面条滑入口中，满齿留香。吃一筷子蟹黄面，啜一
口温热的红糖姜茶。饭后，来一块粉粉糯糯的桂
花糖藕，秋日独有的食色全入了身体。

最惬意的是在秋日的夜晚，漫无目的地走
着。桥头，人们偶尔看看月，偶尔静静地凝视着湖
面。许多游人被西园寺外黄灿灿的银杏树吸引，
摸摸衣兜，掏出手机，驻足拍摄。夜色登临，周遭
的色彩越来越浓。火红的柿子，黄澄澄的柑橘整
齐躺在水果摊上。你买回它们，轻轻一掐，丰满的
柑子就淌出了金色汁液。秋味正好，怎能不叫人
欢喜？

秋是个绚烂的季节，而最醒目，最让人记忆深
刻的是黄色。秋叶黄，点染了山林的静寂；醉蟹
黄，丰富了异乡人的味蕾；稻谷黄，充盈了农人的
心田；金桂香，浸润了秋日的诗心。

作家刘亮程说：“一个早晨你看见路旁的树绿
了，一个早晨叶子黄落。又一个早晨你没有抬头
——你感到季节的分量了。”那些寻常的日子，如
萧萧木叶飘然逝去。此刻，街灯亮起，城市渐渐入
睡。秋色浓了，生命的绚烂尽显无余。

痴迷于一件事情的体
验，就像“中毒”，根本停不下
来，爬山徒步于我恐怕就是
如此。我曾不止一次地写过
爬山主题的文字，又逢一年
中秋高气爽，适合登高远眺
的日子，让我又一次有了再
写这个主题的冲动。

加入户外群之后，只要
加入单日线小群，在集合点
上车，目的地下车，甚至有时
候都不用操心是去爬哪座
山。其实那已经不重要了，
反正都是翻山越岭，虐身虐
心之后，涤荡一番心灵。有
的驴友会记录路线图，最后
形成一个“雄鹰”线，或者“腾
龙”线之类的以示留念。我
只热衷于埋头赶路，或脚下
生风轻盈快捷，或遭遇瓶颈
感觉疲累。前些年刚开始爬
山徒步阶段，我体会到的更
多的是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
那种无拘无束的快感，直到
有一次酷暑拉练，才让我发
掘到我真正热爱爬山的另一
个缘由。

那是在酷暑七月，带儿
子一起去爬常熟虞山，几位
素不相识但有共同爱好的驴
友自行拼车前往，不问姓名
和职业，只是以网名相称，甚
至一日线之后各奔东西，都
不记得对方的网名。只是一
起结伴前行，纯粹如头顶湛
蓝无云的天空一般。那是我
第一次带儿子在七月爬山，
考虑不周，只想着轻装简行，
以为带了两大瓶水就足够
了。结果还不到路程的三分
之一，水就已经喝光了，沿途
都是野路，一时也找不到补
给。然而，身边的驴友总是
及时地从包里拿出水或者运
动饮料，递给我们。我又惭
愧又感激地说：“以后爬山就

跟定你们了。”但其实谁又会
背负超过自己需求的补给
呢，是善良使然，让他们在别
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毫不犹豫
地伸出援手。他们爬山，从
不在山上留下一点点垃圾，
我还专门参加了他们的公益
净山活动——捡了满满几大
袋的垃圾下山。

快到山下的时候，我和
儿子已经接受了好多瓶补给
——不用自己背负，却总能
在需要的时候被投喂，一路
享受着“雪中送炭”的幸福。
来到大石头旁的一个歇脚
点，有一位驴友从包里变戏
法似的拿出一个大冰袋，冰
袋里竟然是一个大西瓜。切
开，新鲜欲滴，众人在旅途的
最后时刻分食，那真的是我
这辈子吃到的最好吃的西瓜
——他竟然把这么大的西瓜
背了一路，翻山越岭，最后献
与众人，这已经超出我对“可
为小善”的理解范畴，简直有
一种奉献自我，润泽众人的
风范了。

惭愧的是，我很难记全
他们的网名了，但是，那一次
徒步的经历却刻骨铭心地沉
淀在我的脑海里。我似乎明
白了，爬山除了能领略大自
然的美丽，更吸引我的，其实
是人与人之间的纯粹至善。

回想起八年前川藏线上
的自驾经历，在路上遇到的，
大概率是一个能给你补给的
姐妹，可以帮你脱困的兄
弟。沿途所见，但凡有人遇
到困难，路过的司机一般都
不会袖手旁观。所见多是齐
心协力、共渡难关。这大概
就是众人迷恋川藏线的一大
原因吧——除了那条线路上
迷人的风景，更是那条线路
上的人。

那些年一起爬过的山那些年一起爬过的山
□韩晓玲

太仓这座园林蛮有名太仓这座园林蛮有名，，康熙皇帝也想来看看康熙皇帝也想来看看————

乐郊园里芍药香乐郊园里芍药香
□凌微年

秋色浓了秋色浓了
□熊倩

枣儿香枣儿香，，母爱浓母爱浓
□金心

晨光熹微中，沿堤岸甬
道悠然前行，风儿逶迤，鸟鸣
啁啾。蓦然回眸，隔着铁栅
栏竟看到一家庭院里，碗口
粗的枣树上密密匝匝缀满了
圆溜溜的枣儿。青绿的、鹅
黄的、红绿相间的，像一群欢
笑嬉戏的顽童，挨挨挤挤在
枝丫间，你推我搡着荡秋
千。阳光一洒，那光溜溜的
表皮莹莹发亮，凝望间味蕾
上便有一丝香甜袭来。这小
蜜果如一粒岁月的“芯片”，
给我的心间储满了香甜和浓
浓母爱。

幼时，家乡的庭院就有
一棵小枣树。我时常学着大
人为庄稼施肥浇地的样子，
握着小铲儿将鸡粪埋入它的
根旁。记得那个极寒的冬
日，外面滴水成冰，连屋檐下
都挂着冰溜子。我的小枣树
在凌冽寒风里枝摇干抖，我
从屋角拎起一块破棉絮裹缠
在它的细干上，还端着一瓢
热水浇于树下。母亲笑着
道：“好娃哩，可不敢把树给
爱死了。”

冬去春来，当嫩叶间长
出一粒粒小黄花，蜂喧蝶舞
间，我的心儿也如花绽放，
常拎个小蒲团，与小伙伴盘
腿坐于树下欢快地抓籽
玩。最喜看那枣花坠落之
时，枝叶间挂出的一串串小
青蛋。我时常踮着脚尖扬起
脸儿，如数天上的星辰般，颠
三倒四地来回“点兵点将”，
那时大概就是我认数的启蒙
之时。

家乡盛产一种肉厚核
小，入口甜脆的马蔺枣。幼
时跟随母亲走亲戚，席间喝
上一口用马蔺枣烹制的“枣
儿沫糊”，那滑润爽口之味，
真是从舌尖香入肺腑。

17岁那个祸从天降的疾
风骤雨之年，经历了第二次
脊椎骨大手术，背部伤口处
撕心的疼痛，常让我冷汗涔
涔。麻木而无法动弹的双
腿，牵连身体所有器官都似
浸泡在苦水中，我食不甘味
又体虚神恍。父亲从集市购
来一箩筐红艳亮泽的马蔺
枣，母亲随即撸起袖子做我
最贪恋的“枣儿抹糊”：先将枣
儿去核煮熟，用木缒捣成枣
泥状；再将赤豆熬至汤红豆
烂，淋入调好的面糊，加入枣
泥。少顷，袅袅豆香裹着浓
郁枣香弥漫开来，入口满满
的母亲的味道，我一时情难
自禁泪盈满眶。有双亲疼爱
的日子，再苦都能品出甘甜。

二十多年前我剖腹产生
下儿子，可因失血过多，血红
蛋白降至极低，连续输入几
袋血后依然不见好转。听一
位老中医说红枣能养血补
气，那时父亲已撒手人寰，母
亲竟用她极少的遗属补贴，
给我买了两大箱色红味醇，
价格昂贵的陕北极品大红
枣。那段日子，她连蒸带煮，
让我餐餐不离枣。那时身体
羸弱的母亲，已患了严重冠
心病，行走都艰难，可她还是
隔三差五就做我最爱喝的

“枣儿沫糊”。
一年后，当儿子开始蹒

跚学步时，我的血红蛋白竟
恢复到正常。可让人料想不
到的是，母亲却因脑溢血永
远地离开了我们。

又是一年“秋来红枣压
枝繁”的收获季，那甜滋滋的
枣香里，凝满了浓稠母爱与
酽酽乡愁。当往事在心间波
翻浪涌，一股亲情的暖流让
我泪湿眼眶。枣儿香里，母
爱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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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士充《郊园十二景图》之凉心堂


